
这是一部充满
智慧与温度的人文
之作。作者骆玉明
教授兼具学者的严
谨与文人的洒脱，既
能深入剖析文学经
典，又能以亲切笔触
传递人文温度。该
书是骆玉明教授的
序跋集，无论是对经
典名著的深入解读，
还是在序跋中对创
作背景和思想脉络
的梳理，他都以独特
的视角和细腻的笔
触展现得淋漓尽致。

艳 读书玲 《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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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具体作
品，从博物学、艺术史
以及社会学、政治学
等视角展开分析，揭
示了清宫博物绘画的
诸 多 秘 密 ：“ 汉 绘 传
承”部分探讨了清宫
绘画对汉民族博物绘
画 技 法 和 特 色 的 继
承；“满风融汇”部分
讨论满洲文化与清宫
博 物 绘 画 之 间 的 关
系；“寰宇交流”部分
讲述清宫博物绘画背
后的中外文化交流。
无论选题、研究方法，
还是具体论述，本书
都给我们以耳目一新
之感。

男孩金于飞
和妈妈来到西沙
群 岛 中 的 企 鹅
岛，与父亲——
一位守岛军人团
聚八天。从小性
格懦弱的阿飞，
认识了岛上渔民
的孩子苏鲣，在
苏鲣的带领下，
两人度过了一个
难以忘怀的驶进
深蓝色海洋的夏
天。少年成长之
旅的背后，也掩
映着三代渔民、
守岛军人，在这碧
海蓝天中留下的
生命印痕。家国
大义的责任与承
担，也以一种温润
的姿态潜入儿童
的日常生活中。

上古奇书《山海
经》是一部神话人文
地理书。童话作家周
静的《山海经童话》，
可能是儿童文学中目
前为止最贴近《山海
经》原貌的一种重述
方式。《山经》《海经》

《大荒经》，该著一一
以童话的方式予以重
新讲述，以“重融于更
为广阔、包含万千的
世界中，重回那生命
最初的一切皆新奇的
状态”。于是，在浪漫
瑰丽的想象中，该书
带领小读者感受和领
略永恒的生命本质和
原初的生命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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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梧桐锁清秋
□ 杨艳玲

梧桐不与桃李争妍，却悄然融入城市烟火之中。于四季的喧
嚣里，坚守着一份沉静与风骨。它成为“吉祥、君子、知秋、爱情”
的象征，承载着“凤凰来仪”的盛世之景、“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的文人孤寂，以及“焦尾琴心”的千古雅韵。它将自然之美与人文
情愫巧妙融合，静静伫立在城市中央与庭院深处，见证着四季的
更迭。

谈及中国本土梧桐，便不得不提“凤栖梧桐”的传说。《本草纲
目》同样记载了相关诗句：“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其意为高冈之
上生长着梧桐，面向东方迎接着朝阳。还有《诗经》里那首古老的
歌谣：“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也让我们在
历经千年时光之后，仿佛仍能听见凤凰振翅掠过山冈，最终栖落
在梧桐树上的声响。凤凰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且它只选择
梧桐树栖息，故而梧桐也被称作“栖凤之木”。在大理古城蒋公祠
院内，东西两侧矗立着两株挺拔的云南梧桐。据专家推测，它们
已在大理古城流转的时光中，傲然屹立 130 多个春秋，依旧健康
挺拔，为蒋公祠增添了一抹生机勃勃的绿意。这两株云南梧桐树
干笔直，树冠犹如华盖，葱茏繁茂，向世人展示着历经岁月洗礼后
的从容与坚韧。作为百年古树，它们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中国梧桐
树的绰约风姿，还让我们在了解梧桐树的过程中，学会敬畏自然、
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本草纲目》记载：“古称凤凰非梧桐不栖，岂亦食其实乎？”意
思是古人说凤凰非梧桐树不栖息，难道也是因为梧桐的果实（梧
桐子）美味吗？梧桐树被誉为“树中之王”，其他鸟类都不敢在此
栖息，唯有神鸟凤凰非梧桐不栖。这句话以反问的形式，展现了
古人对凤凰“非梧桐不栖”这一习性的思索，既体现了古人对自然
现象的观察与想象，也蕴含着对文化象征意义的探究。而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中也表明梧桐子可食用：“梧桐皮白，叶似青桐，而
子肥可食。子，气味甘、平、无毒。”自“凤栖梧桐”的神话传说开
始，西周又流传出“桐叶封弟”的佳话。此后，“栽桐引凤”“一叶知
秋”“桐木为琴”等故事，逐渐使梧桐与繁盛、吉祥、时光流逝、思
乡、高洁情怀等产生了关联。当历史的车轮碾过，“凤栖梧桐”的
热闹与“栽桐引凤”的期盼，也会是另一种状态。比如，如今招商
引资中，有一句最为贴切的口号：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本草纲目》记录：“时珍曰：梧桐，处处有之。”这表明梧桐树
曾经在中国的种植极为广泛。每年深秋，下关龙溪路的梧桐树纷
纷落叶，将秋天的清冷与萧条展现得入木三分。很多人并不知
晓，龙溪路的梧桐树实则为外来物种，名为悬铃木，隶属于悬铃
木科，与锦葵科的梧桐并无太多亲缘关系，常被称作法国梧桐。
我揣测，悬铃木之所以被叫作梧桐树，或许是因其长有类似梧桐
的掌状裂叶片。从植物特性来讲，悬铃木具备生长迅速、萌芽能
力强、遮阴效果佳、可调节道路小气候等优点。19 世纪中叶从
欧美引入上海后，它迅速成为中国的“行道树之王”。当秋风再
度卷起满地碎金，我又一次站在了龙溪路 20 号的法国梧桐树
下，虽然知道它不是中国梧桐树，很惋惜，但这一时代的产物，宛
如一页泛黄的史书，记录着季节的更迭，也映照出秋天的孤寂寂
寥，这条见证我从青年步入中年的龙溪路，恰似被时光打碎的一
片片碎片，将记忆里的喜怒哀乐，都化作细密的皱纹，在我的额
头上刻下无数沟壑。在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里，有青年时我
在法国梧桐树下迫不及待捧读新书的身影；有初入报社时，我在
法国梧桐树下聆听前辈讲述骑着自行车下乡采访的新奇经历；
有成家后，我在法国梧桐树下看着孩子从学校蹦蹦跳跳放学归
来的欣喜；有人到中年时，我在法国梧桐树下听闻父亲病重而崩
溃痛哭的绝望。每一个在法国梧桐树下的瞬间，都像是刻进骨
子里的故事，历久弥新。关于龙溪路的记忆，并未因单位的搬迁
而稍减，反而愈发怀念龙溪路的法国梧桐树，怀念那些随风逝去
的时光和闲适的日子。但我也期望，下次提及梧桐树时，人们脑
海中浮现的是历经千年的中国梧桐树，而非悬铃木，包括我自
己。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在大理的街角，也能寻到代表东方诗意
与风骨的中国梧桐。

在中国，梧桐树是一种寓意祥瑞、承载诗词文化、关联节气变
化的树木。《本草纲目》记载：“清明桐始华”。这里的“桐”，指的便
是梧桐花。“桐始华”，意味着梧桐树开始绽放花朵。梧桐花在中
国文化里常被视作爱情的象征。所以，在婚姻中，“桐始华”代表
着爱情的忠贞不渝与永恒不变。《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
芝这对被命运捉弄的恋人，于梧桐树下许下了永恒的誓言。在他
们的合葬墓上，梧桐树连为连理枝，象征着夫妻坚守节操、情比金
坚的承诺，也留下了“梧桐相待老”的深情厚谊。遮天蔽日的法国
梧桐树是南京的标志，“蒋介石为宋美龄种下梧桐项链”的故事让
人震撼。这些梧桐树，见证过民国时期的车水马龙，聆听过抗战
时的警报声声，陪伴着南京人度过了和平年代的繁荣岁月，成为
几代人的珍贵记忆。南京街头的法国梧桐树实际上也是悬铃木，
而非真正的中国梧桐树。

李时珍于《本草纲目》中记载了罗愿关于梧桐树的描述：“罗
愿尔雅翼云∶梧桐多阴，青皮白骨，似青桐而多子，其木易生，鸟衔
子堕辄生。但晚春生叶，早秋即凋。”正因如此，“梧桐叶落”成了
立秋的代名词。梧桐树的象征促使它成为古人庭院中必栽之
树。从吴王夫差的“梧桐园”，到拙政园的“梧竹幽居亭”，再到秦
始皇修建阿房宫时，栽种的十万株梧桐树，足见古人对梧桐树的
喜爱。在一些词作里，梧桐夜雨几乎成了表达寂寞、悲秋、别离等
情绪的固定意象。例如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
滴”，李白的“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等。在这些诗人眼中，秋
天的萧瑟与梧桐的高洁孤独相互交融，更能烘托出凄凉之意。而
南唐后主李煜则借梧桐树将孤独之情写到了极致。那是一个月
夜，李煜独自登上西楼，写下了令人崩溃的名作《相见欢·无言独
上西楼》。其中“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一句，李煜看到孤零零的
梧桐树，仿佛看到了被囚禁、被孤立的自己。“深院锁清秋”中的

“锁”字堪称神来之笔，它锁住的不止有深秋，还有李煜的尊严、自
由和复国的希望。这是一位帝王失去三千里江山后难以言说的
孤独。李煜虽然失去了江山，却在诗词领域光芒四射、无可替代，
成为我最喜爱的词人之一。

自女儿开始学习古琴后，我对中国本土梧桐树的认知再度得
以深化。《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梧桐可用于制作乐器：“齐民要术云：
梧桐生山石间者，为乐器更鸣响也。”桐木一直是制琴的优质材
料。《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途经吴地时，见一位挑夫在江边
生火做饭，燃烧的木材在烈火中发出的声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
听出这是一块良木，赶忙上前查看，发现竟是一块老桐木。他顾
不得烫手，立刻从火中抽出木材，熄灭了火，并恳请挑夫将其卖给
他。挑夫十分豪爽，直接把桐木送给了蔡邕。蔡邕回去后，将这
块梧桐木制成一张七弦琴，其音质果然美妙绝伦。由于琴尾恰好
位于烧焦之处，这架琴便被命名为“焦尾琴”。“焦尾琴”与齐桓公
的“号钟琴”、楚庄王的“绕梁琴”、司马相如的“绿绮琴”并称为中
国古代四大名琴。优质的乐器堪称神来之物，可遇而不可求。它
们宛如天地灵气与匠人匠心相互交融的结晶，每一道木纹都蕴含
着岁月的低语。以梧桐制成的琴更为珍稀，并非普通人轻易能够
拥有。

暮色渐深，梧桐树的影子被路灯光拉得修长，宛如一个未完
结的故事，等待着我去续写。龙溪路的法国梧桐树依旧会年复一
年地生长，而我与梧桐树的故事也仍在继续。

聊聊我的阅读生活
□ 陈光然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读书经历和获取知识
渠道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狭义的

“读书”，主要是指接受国民教育，大多由小学、
初中、高中（中专）、大学等各个阶段构成，获取
知识的主要载体是课本，主要学习方式是老师
教、学生学，主要检测方式是考试，主要检验标
准是分数。这些阶段的读书，主要任务就是循
序渐进、系统全面地掌握各个学业段的知识，
进而不断向新的学习阶段迈进。第二种类型
是广义的“读书”，就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职业特点等来选择读书的领域及其内容，以更
加多样、灵活的方式来获取知识，这种读书可
称之为“阅读”，是一种在主动状态下的读书。

每个人在上学时期，应该是被动接受多、主
动阅读少，毕竟有“考试”和“分数”在左右着。
当然，这其中，也因人而异：有的学生，学习和接
受课本知识能力强，每个学科都高分，但学业之
余的阅读量不多，简而言之就是为考试而读书；
有的学生，学业成绩不一定多优秀，但喜欢阅读
课外书，知识储备比较丰富；有的学生，在努力
完成学业规定动作的同时，还挤时间阅读课外
书，两者相得益彰，学习的效果更好。

我的阅读生活，是从孩提时代看连环画开
始的。教书的父亲喜欢读书看报，受他的影
响，我从小就喜欢看课外书。父亲很注重培养
哥哥和我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注重拓宽知
识面，从而不断提高阅读、写作的水平。我和
哥哥上小学后，父亲每年都要给我们订《学与
玩》《小学生优秀作文选》等课外读物。年纪稍
小的我，则更喜欢看连环画（也叫“小画书”），
以看图为主，图画下边简单配着几行字，图文
并茂，栩栩如生，通俗易懂，看了后容易记住故
事内容。那时期，因为我拥有着几大箱花花绿
绿的课外书，因此就成为了同龄伙伴最为羡慕
的对象。上小学时，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我和
邻村的表弟都得放牛放羊。每次去放牛放羊，
我都习惯背上几本课外书，到山上后，就有滋
有味地看起来。表弟则负责看管牛羊，我负责
把看过的故事讲给他听，他也乐意，我也高兴，
也算是小伙伴间既分工又合作吧。那时候，我
每晚做完作业后，都坚持在油灯下专心地读课
外书。可以说，当时，书就是我最贴心、最信赖
的小伙伴。现在，每当回忆起那段充满着无限
乐趣的“牧读”生活和在油灯下津津有味读书
的时光，仍然让人怀念不已。上小学五、六年
级时，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刚从师范毕业，
他也喜欢舞文弄墨，还发表过文章，受他的影
响，我更加爱好阅读，作文也越写越好，一直得
高分，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让同学学习。

1995年金秋时节，大理州民族中学破例从
全州12县（市）的小学毕业生中，严格按照分数
招录了 2 个初中班。我以全乡第一、全县前列
的成绩有幸成为州民族中学历史上唯一一届
的初中班学生。进入初中后，由于学习负担加
重，加上又有升学的压力，很多同学都在老师
的监督下自觉或不自觉地纷纷跳进无边的“题
海”中泅渡时光。而紧张繁重的学习任务丝毫
没有减退我阅读课外书的热情，特别是学校的
图书馆、阅览室更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在学
校的阅览室里，我见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些
报纸、杂志，更是激发了我的课外阅读的热
情。除此之外，我还经常从图书室借书来读。
当然，这其中，也是受到同在民中读高中的大
哥的影响，他也一直喜欢阅读、写作，自然地也
就要求我在课余要多看课外书。初中 3 年，语
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的成绩一直名列全
年级前茅。现在回想起来，这几门功课成绩领
先，跟我喜欢阅读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作文3年
来都一直保持全年级前列。

1998 年 9 月，我考入了大理州民族师范学
校。当年，考上师范就意味着有了“铁饭碗”，
升学的压力一下子被抛到九霄云外，而且在师
范学校里，由自己支配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就
看你怎样利用。喜欢阅读的我，充分利用课余
时间如饥似渴地进行广泛的阅读，尽情地汲取
文学的养分。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虽然不能与
大学的相比，但也能满足从乡村走进城市求知

的我。学校阅览室里的报纸、杂志也特别多，
每次走进阅览室，我都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
觉。3 年师范生活，我的大半课余时间都是在
图书馆、阅览室中度过的。刚进入师范学校，
我就加入了文学社、记者团。随着阅读量的增
大，就萌发了写作的愿望。于是，我开始向各
种报刊投稿，师范一年级时第一篇文章《山村
教师》开始在《大理日报》公开发表。到毕业
时，我已在《云南经济日报·习作周刊》《大理文
化》《中专天地》等各种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50
多篇，特别是《云南经济日报·习作周刊》还为
我开过“中专撷英”的小专栏。我的体会，只有
大量阅读，才能不断提升写作的水平。

喜欢读书的人，大都还有一个喜欢去的地
方——书店。记得在读师范期间，和同学上街
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学生时代买书，
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买书的钱全是从父母按
月寄来的生活费中挤出来的。3年里我买了不
少书，许多书都被同学“一借不还”，虽然非常
不舍，但想到这些书被阅读了、发挥了应有的
价值，心里还是高兴的。记得毕业回家时，我
用纸箱装了几大箱书。

2001年8月，我登上三尺讲台，开始了教书
育人的生活。在教书的 3 年时间里，我努力搞
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仍然坚持阅读。在我那间
简陋的宿舍里，除了一床一椅一桌之外再也找
不到其它家具，其间最显眼的就是桌上那些挨
挨挤挤的书籍。有众多书籍相伴，还真有点

“陋室不陋”的品位呢。教书时，每年我都要自
己订几本杂志，购买点书籍，以此来丰富单调
的生活。当然，那时学校订阅的党报党刊，基
本上我是第一个认真阅读的。那时候，在大山
里，书籍、报纸显得非常珍贵，所以，每一份报
纸我都要认真看几遍。这期间，我也努力让自
己爱阅读的习惯去影响、感染学生。每周，我
都要专门用一节语文课让学生去阅览室自由
阅读，努力学习课堂上、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2004 年 8 月，我开始加入记者的行列。上
学时、教书时，大多数是在读各种文学作品。
在县报社从事新闻工作的 4 年多时间里，我的
阅读方向有所改变：一类是党报必读，从《人民
日报》到《云南日报》再到《大理日报》，必须认
真细致地阅读，一方面要及时了解掌握重要新
闻，另一方面要学习各种新闻体裁的写作方
法。通过学习知晓了写时政报道消息有时政
报道消息的写法，写人物通讯有人物通讯的技
巧，写综述有综述的要求；另一类是关于新闻
宣传工作的理论书籍必读。还有就是坚持阅
读文学类的书刊。那几年的学习体会就是：只
有不断地学习借鉴，扩大知识面，才能不断提
升自己的新闻作品质量。

后来，我又到县级党委办公室、州级宣传
部门、州级媒体、人大机关等多个部门工作。
从 2009 年到党办工作起至今在州人大常委会
机关工作，17年来，阅读的重点，除了自己喜欢
的文学类书籍之外，政治理论、履职方面的书
籍成了我的阅读重点。这些年来，我不论工作
岗位、工作职责怎么变化，坚持阅读是其中的
不变之一，一直坚持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的知
识结构，启迪自己的思维，开阔自己的视野。

高尔基曾经说过:“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
强大，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培
根也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机关工作者，我个人认
为，要自觉地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
一种行为习惯，融入日常，读在经常。如果

“啃”不了大部头，那也不要紧，那就从坚持阅
读报纸、杂志做起吧。毕竟，阅读，不需要跟别
人比速度、比数量，掌握自己的节奏，慢慢找到
其中的乐趣，也是一种享受。我还相信：只要
坚持阅读就会有所收获。当然，阅读的收获不
可能有“立竿见影”之效，但肯定会有“潜移默
化”之功。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是一辈子应该
坚持做的事情。愿大家喜欢阅读。因为，阅读
的时光最美好。愿你，在文字中遇见更美好的
世界，遇见更好的自己。

近日，永平县龙街镇中心完小开展整本书阅读“阅读之星”评选活动，对5名同学进行了表扬。
该镇中心完小学期初制定出阅读计划和“阅读之星”评选方案。学年末对学生记录的阅读书

目和字符进行统计，评选。在此次阅读评选活动，经过统计组对学生整本书阅读的本数和积分认
真统计和评选，最终从阅读积分达2400分以上的同学中，评出了5名同学为“阅读之星”。

［通讯员 张品良 摄］


